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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研究

教材插图的叙事功能及教学实现

陈志新　李志超

摘要：教材插图是教材的第二语言，也是活化课堂的重要资源。一直以来，插

图以直观、形象和生动的特点，在传情表意中，陶冶学生情操，发挥育人价值作

用。叙事作为人类行为体验的思想表达，具有 “以文化人”的意义建构特性。教材

插图的叙事功能体现在以视觉感知传递价值观念，以典型标识促进文化认同，以叙

事 “在场性”内化行为准则。教材插图的叙事表达体现在叙事主体的价值传递、叙

事时空的有效构建及叙事重点的视觉引导。为了实现教材插图叙事的育人功效，教

师需要在日常教学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图像素养，在师生双向互动中激发叙事自觉，

在图文结合中提升叙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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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我们已然进入一个

“视觉文化”的时代。由线条、符号、形状和色

彩等建构的图像随处可见，充斥着我们的生活，

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表达意义，达成共识。插图

作为主要的视觉图像语言，内嵌于文字之中，通

过对客观对象进行形象化描述、直观化解释，达

到传情达意，引发读者联想与共鸣的目的。“叙

事作为图像的固有结构，影响个体在学习信息获

取中认知维度和情感维度的意义表达。”［１］学生通

过教材中的插图叙事，明白 “什么是好的”“什

么是不好的”“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的

价值评判标准，增强鉴赏力与创造力，在文化传

承与理解中，提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

一、教材插图的叙事功能

图像叙事历史久远，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就

在岩石上通过雕刻花纹来记录打猎、祭祀等事

件。事实上，图像不仅是对事件的描绘，也是对

社会符号的表达。图像叙事多采用一种内隐的方

式传递社会价值观念与时代诉求，以便在 “育

人”中 “成人”。教材插图的叙事功能在外显层

面表现为帮助学生明确行为准则，在内隐层面表

现为文化认同和价值引领。理解教材插图的叙事

逻辑，无论对教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都具有

重要意义。

（一）教材插图以视觉感知传递价值观念

教材插图是对文本内容的跨媒介转换，它凭

借直观、可感等优势成为有效传递价值观念的重

要载体。“相较于语言符码，插图往往采用一种

更为迂回的意义协商策略传递社会观念体系与价

值共识，以意象的铺展渗入主体无意识中，进而

实现对主体的形塑与规训。”［２］插图建构起的叙事

空间，勾连起学生生活的心理空间与心理发展的

映像空间，借助图像符号化的 “能指”，阐释其

背后的价值 “所指”，在象征和隐喻中呈现和表

达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和价值立场。

“图像看似静态，却会说话，向观者诉说，这正

是图像表达力量的方式。”［３］言下之意，图像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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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视觉符号，并不只是形状结构、色彩描绘和

光学图谱等方面的艺术性呈现，更多的是在内容

与结构中展现其对表象与本质、事理与情理之间

的思考。看图成为一种社会能力，视觉性便是对

处于特定历史和社会状况中主体所见之物的话语

阐释，视觉经验具有语境化、社会化和意识形态

化的特征。［４］嵌入教材之中的插图，便是基于生

活化、形象化的典型事件和人物群像勾勒的图

像。它以叙事的方式唤起学生的生活经验和情感

体验，达到价值观念的文化传承和认知建构的目

的。例如，道德与法治一年级下册 （２０１６年版）

“家人的爱”通过 “做家务的妈妈”“外出工作的

爸爸” “忙着为家人做饭的爷爷奶奶”等图像，

帮助学生认识到家人的爱的形式是多样的，需要

学会在日常生活中用心感知和发现；“自己主动

做作业，不在父母忙时纠缠父母”“主动陪伴家

人”“出门前主动和家人打招呼”等图像引导学

生认识到爱是相互的，我们在感受到家人的爱的

同时，也要学会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去表达对

家人的爱。

（二）教材插图以典型标识促进文化认同

教材插图在表意语言文字的过程中，生成国

家形象的视觉表达，进行文化意义的身份建构，

增加学生的价值认同。一方面，教材插图以独具

中华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元素为内核，取其

“形”，延其 “意”，传其 “神”，将中华民族的集

体记忆有机转换成个体记忆，厚植学生文化基

因，帮助学生树立文化自信。例如，语文一年级

上册 （２０２４年版） 《江南》配以水墨江南图景，

以简洁的画风凸显色彩的清新，以意境之美展现

画面的灵动，在 “立象以尽意”中激发学生的想

象空间；语文园地二中 《剪窗花》呈现的 “喜上

眉梢”“福娃抱鱼”等图片，以 “剪纸”这一物

化的中华民俗传统艺术符号表达人们对于美好生

活的向往和追求，在传情达意中展现生命的意

义。另一方面，从教材插图展现的内容来看，其

所建构的叙事空间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儿童经

验之间建立起联系，使学生在文化理解中增强文

化自觉。教育的作用不仅在于激发儿童的自在经

验，还需要以社会文化接续儿童经验，使社会文

化进入儿童经验，使儿童经验生长到社会文化的

高度，也使社会文化成果在儿童经验里得到分

享。［５］如语文六年级下册 （２０１９年版）《北京的

春天》，通过男女老少在北京街头备年货和孩子

们打着灯笼闹元宵两幅图片的场景勾勒，引发学

生的情感共鸣，实现了文化景观向文化记忆的价

值转化。

（三）教材插图借助叙事 “在场性”内化行

为准则

教材插图在增强学生文化认同、传递正确价

值观念的同时，引导学生规范自身行为，将文化

传统和主流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教材插图

的叙事是一种在场性言说，旨在创造如临其境的

表意效果，增强学生的代入感，使学生设身处地

地感受到行为准则的价值映射。相异于抽象的理

论认知过程，“在场”使学生更能从自身出发去

认识世界，在认识世界的同时认识自我。［６］事实

上，插图的呈现不仅在于其描述和解释的作用，

更多的是通过唤醒学生经验达到教化学生的目

的。也就是说，教材中的图像叙事被视为一定时

间内发生的事态，教材用这 “一个经验”去唤醒

学生经验，用经验的表达实现学生经验的重构，

以体验去实现学生经验的提升，以 “他人经验”

与学生经验的对流互动实现个人经验与社会文化

价值的接续。［５］正是通过学生 “在场”生活经验

的插图叙事，学生的情感得以充分调动，在关注

插图中的主人公如何待人处事的过程中，反思自

己的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如道德与法治一年级

下册 （２０１６年版）“我们爱整洁”中，绘本 《皮

皮的故事》通过拟人化的人物形象设计和 “亲学

生”的生活场景布置，以插图中 “皮皮”爱整洁

为成长叙事线索，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对能否

做到爱整洁、如何保持整洁等问题作出反思。可

以说，叙事发生在人的行动中，通过讲述人的行

为，促进人的发展。教材依托插图讲述学生的成

长叙事，但并不止于学生已有的成长叙事，而是

以已有的成长叙事表达社会的价值期待和行为准

则作牵引，激发学生行动，引导学生用行动 “书

写”新的成长叙事。［７］

二、教材插图的叙事表达

插图叙事打破了文字叙事的历时性特点，它

构造出叙事的交互性、社会性和文化性语境，将

人的生存世界的多样性、层次性和丰富性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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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图像在叙事化过程中完成信息发出与接收、意

义建构与传达的 “空间时间化”，让时间意义与

空间意义重叠，成为滋养学生成长的意义场

域。［８］通过这种以图表意的叙事方式，抽象而又

枯燥的知识变得通俗易懂，人类的思想情感和价

值观念也能够以 “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学生

内心深处。

（一）叙事主体的价值传递

有什么样的叙事主体，就有着什么样的叙事

立场和叙事方法。一般意义上，教材插图主要通

过学生 “读图”或 “图文共读”的方式达到教化

的目的。插图绘制者依据文本内容的主旨大意，

采用艺术化的表现手法对信息进行加工编码，并

以静态图像的形式展现文本叙事意图。叙述主体

作为 “讲故事的人”，基于某一视角，向学生展

现 “图中有什么” （如人物、造型等）、“什么样

的图形”（怎样的修饰和描述）、“在干什么”（即

动作性）、“可能的关系是什么”（动作生成的情

节）、“背景信息的读取”（时间、地点等的场景

描摹）以及其他需要留意的细节等。［９］

要发挥教材插图的育人功能，就需要师生具

有 “用图”的意识。此时，插图的叙事主体也从

插图绘制者转向课堂中的师生。师生对教材插图

的理解，经历着从外在形象符号到内在意义生成

的思维解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引

导学生通过插图形成向善向好的价值倾向，将教

材插图构造的内部精神图像转化为学生个人的内

部精神图像。［１０］在 “解码”图像的过程中，教师

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可理解性，构建贴合学生生活

和社会实际的语境，为学生提供一种价值期待，

唤醒学生的情感体验。学生依据教师构建出的叙

事空间与教材文本交流互动，通过 “感知与理

解、抽象与移情、感悟与升华、体验与反思等活

动过程”［１１］把握教材插图蕴含的思维方式和情感

体验，促进意义的生成。例如，语文六年级上册

（２０１９年版）《穷人》中，插图以情节浓缩的方

式，将渔夫、桑娜和睡熟的孩子进行三角形构

图：燃烧的马灯置于图片中心，暗示着灯光照亮

的不仅是屋子，还是积极向善的人心；渔夫和桑

娜俯视孩子，向孩子投去关爱目光的那一刻，令

学生仿佛 “卷入”其中，体会到穷人的淳朴善良

和关心他人的美好品质。

（二）叙事时空的有效构建

人们之所以要叙事，是想要把发生在特定时

间和空间中的事件记录和保存下来，这就需要借

助具体的媒介和一定的叙事方式。就图像叙事而

言，插图绘制者借助叙事策略有效构建教材插图

的叙事时空，将浓缩的故事情节展开。“插图的

信息表达特点使其能够在一瞬间从多个维度上充

分地再现儿童生活中单独的或者连续的画面，即

使儿童对生活 ‘无话可说’，也可以快速地与图

片所特指的生活画面产生共鸣。”［１２］教材插图试

图以表达时空的视觉修辞实现认知共享、情感唤

醒与价值共鸣的重要任务。

在插图叙事表达中，描述性插图叙事是常见

形式，主要有单幅图设计与组合图排列两种表

现。单幅图设计是 “通过某个单一场景表现某一

情境中的瞬间画面，以暗示出事件的前因后果，

从而让观者在想象中完成一个叙事过程”［１］。它

选择 “最具孕育性的顷刻”，暗示事件的前因后

果，让学生基于这一 “瞬间精华”的场景，完成

叙事全过程。如语文六年级上册 （２０１９年版）

《少年闰土》中，张弛有度的线条刻画出少年闰

土在瓜田里刺猹的画面，传神地描绘出一个机智

勇敢的少年形象，展现了作者对少年闰土的钦

佩。组合图则是遵循叙事节奏的图片排列，图片

之间按照时间顺序、因果关系或事物变化等逻辑

排列，表达统一主题的结构化组织。如语文二年

级上册 （２０１７年版）《小蝌蚪找妈妈》由小蝌蚪

遇到鲤鱼、乌龟和青蛙三个场景的图片构成，独

立来看，三个场景中的小蝌蚪分别发生着 “长出

两条后腿”“长出两条前腿”“尾巴不见了”的生

理变化；组合在一起，以 “小蝌蚪独立探索找妈

妈”这一主题烘托青蛙生长过程的科学知识，培

养学生在观察、比较中把握生物变化，进行概念

理解的能力。

教材插图的叙事方式多样，基于图文共生关

系，实现时间的空间化和空间的时间化。从叙事

特点上看，文本叙事擅长对事件进行铺陈，以时

间箭头串联起过去、现在和未来，描绘故事的发

展脉络。但受观察焦点和叙事节奏的限制，文本

叙事无法对事件、场景及故事的全貌进行描述，

这体现了时间的一维性；图像叙事以感性具体的

图片为印证，提供故事的空间表达，唤醒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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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体验。“插图在传达文字信息以外，还可以

通过图像语言对文字内容进行新的解读、挖掘和

赋值，好的插图能与文字形成 ‘图像×文字’的

效果，而非 ‘图画＋文字’的效果，具有独立的

价值和意义。”［９］虽然作为 “语言符号”的文本与

“非语言符号”的插图在叙事功能上是相对独立

的，但当图文配合时，它们不仅创造了更为完整

的叙事空间，而且达成了教材 “以文化人”的最

优解。如语文五年级上册 （２０１９年版）《圆明园

的毁灭》中，教材讲述了圆明园曾经的壮丽辉

煌，为学生想象圆明园的宏伟壮丽提供了极大的

空间。同时，课文配以圆明园遭毁坏的断壁残垣

的插图，与文字描写的辉煌之间形成鲜明对比，

激发起学生对侵略者的痛恨和对祖国灿烂文明的

热爱，增强了学生的民族使命感。

（三）叙事重点的视觉引导

聚焦图像，插图绘制者在作图时以学生的心

理认知特点和学科规范为前提，以图像的审美特

征为基础，将文本内容的核心思想和关键情节以

艺术化表达方式呈现。为有效实现传递叙事意图

的主要目标，插图绘制者会选用恰当的取景距离

与视角，突出叙事重心，烘托主题要旨，引导学

生迅速把握关键信息，传情达意。

取景距离影响着图片构图的景观呈现和意义

表达，一般可分为近距离和远距离。近距离突出

人物主体在画面中的位置，注重质感的细节描

写。这一图片呈现手法将读者的视觉重点引向人

物的面部表情和细节动作等，以便深刻感受故事

人物的情绪体验和心理状态，从而拉近读者与人

物之间的距离，唤起读者的情感认知，强化图像

的意义表达。如语文六年级上册 （２０１９年版）

《我的战友邱少云》中，插图绘制者采用近距离

的取景方式，详细展现了邱少云的面部表情及动

作：烈火在熊熊燃烧，邱少云则紧皱着眉头，目

光坚定地看着远方；同时，他紧闭着嘴巴、咬紧

牙关，左手手指深深地抠入泥土里……学生为邱

少云在烈火中纹丝不动的坚韧和毅力所感染，生

发出对邱少云的崇敬之情。远距离则以宽广的视

角展现故事全貌和整体氛围，以广阔的视野增强

图片的深度。画面场景的整体感和空间感将读者

的视觉重点自然地引向远方。例如，在语文六年

级上册 （２０１９年版）《草原》中，插图以广袤辽

阔草原为席，以河流和蒙古包作点缀，展现草原

迷人的风光，给人以视觉之 “美”；以穿着各色

衣裳的男女老少在草原上骑马疾驰的场景呈现，

表达草原人民的待客热情，给人以心灵之 “美”。

独特的视角能够为图像带来镜头般的动感，

从而增强图像的吸引力，提升图像的视觉叙事

力。整体来看，视角可分为平视、仰视和俯视。

平视因为将读者放在与图片中的人物或场景平齐

的位置，易于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从而引发读

者共情。平视也因此被视为一种 “中性”化的视

角。例如，语文五年级上册 （２０１９年版）《“精

彩极了”和 “糟糕透了”》以平视的视角让学生

通过少年巴菲特略带沮丧的眼神，感受人的成长

需要面对不同的考验。与平视相比，仰视和俯视

都会给人以力量感。具体来说，仰视带来的是严

肃、庄重的气势和效果，凸显人物的朝气蓬勃以

及景物的雄伟磅礴。如语文八年级上册 （２０１７

年版）《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瞻仰首都人民英

雄纪念碑》中，以仰视的视角呈现了巍峨的人民

英雄纪念碑屹立在天安门广场之前的景象，让学

生学会敬畏人民英雄、歌颂人民英雄。俯视则是

以聚焦的手法展现全息场景，给人以深远的心灵

感应。如语文三年级上册 （２０１８年版）《手术台

就是阵地》中，伴随白求恩给伤员 “争分夺秒”

地做手术的俯视取景，学生仿佛走到手术台边，

切实感受他不怕牺牲、坚守岗位的精神。

三、教材插图叙事功能的教学实现

图像叙事不仅能够以图表意，而且能够以图

达情。要发挥教材插图叙事的育人能力，关键是

教师要培养学生良好的 “读图”能力。这就需要

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注意培养学生的图像素养，在

师生双向互动中激发叙事自觉，在图文结合中提

升叙事效果。

（一）在教学实践中培养学生图像素养

“图像素养体现的不仅是对图像符号的感知，

更涉及对图像背后价值的认知，它关乎适应时代

变化的图像转向意识和驾驭图像的能力。”［１３］对

于读者而言，重要的不是图像符号的 “能指”层

面，而是其意义空间建构的 “所指”层面。要充

分发挥插图叙事在教材运用中的育人价值，就需

要教师在教学中注意提升学生的图像素养，确立

·８１·



图像转向思维，发展学生 “看”的能力。“‘看的

能力’是个体与生俱来的视觉器官的生理功能，

但 ‘能看’并不代表 ‘能看懂’。‘看懂’不仅意

味着要看清事物表象，还要求主体能够透过现象

看到本质。”［１４］

培养学生图像素养，离不开学生图像解读能

力的提升。教材的文化性决定了教师需要注意引

导学生秉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对教材插图进行解

读，在求真、向善中达美。教材中的每一幅插图

都是创作者倾注于作品中的一种生机、一种精神

或者风骨。它有时候是一种人生价值观，有时候

是某种生活态度，有时候是某种生活情感的流

露，有时候又是生命现象的诠释，或者一种哲理

的启悟。［１５］教师要引导学生寻找教材插图与学生

实际的生活经验之间的结合点，正确运用已有的

知识、经验深刻领会作者所欲传达的思想感情，

准确发现图像所蕴含的 “潜台词”，从而较好地

把握教材插图的内在意义。

（二）在师生双向互动中激发叙事自觉

教材插图是教师教学的重要资源，也是学生

学习的辅助资料。学生不是图像的旁观者，而是

图像的参与者，在与教师的互动中走向台前，生

发叙事自觉。对于教材的图像信息，如果师生不

积极地进行价值厘清与判断，而是保持无意识的

放任态度，自然会遮蔽教材图像的价值内核，从

而使 “以图育人”的效果大打折扣。［１６］教材插图

描绘学生的成长叙事，但并不止于图像展示，教

师需要做好图像叙事资源的有效开发，加强必要

的价值引导，让学生在对图像作出叙事的过程

中，激发自身内在的成长力量。

在此，教师需要注意以教材插图为媒介，在

图像叙事与学生生活叙事的同频共振中，激发学

生的叙事自觉。教师要立足学生发展需要，基于

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构建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

语境，提供引向图像叙事的通道。“教师做好叙

事引导与叙事示范，呈现具有生命性与生长性的

生活故事，创设良好叙事氛围，为学生的自我叙

事奠定基础。其中，生命性是生活故事给予学生

的最基本的文化滋养，生长性则为学生进行自主

的文化探索提供时间和空间。”［１７］面对教材插图，

学生在教师引导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由对图片

的自我感知到理解内隐的社会符号，历经 “看

图”到 “读图”再到 “用图”的意义建构，实现

对图像叙事的二次阐发。

（三）在图文结合中提升叙事效果

一般而言，叙事通过文字与图像两种表意符

号，让抽象而又枯燥的知识变得通俗易懂，为人

知晓，将人类的思想感情和价值观念融入个人的

心灵世界。教材插图与文本内容的相互配合，有

助于突破时空的局限性，达成教科书意义表达的

最优解，将静态的插图变得更为立体化，搭建完

整的叙事空间，推动叙事功能的有效落地，课堂

教学也因此变得更为生动有趣。整体来看，“图

文互释”“以图思文”和 “以文解图”是教材中

图文结合的三种主要表现方式。“在图像全面介

入表意的读图时代，表面看图像与文字二者是独

立的，其实裹挟了新媒体的图像在某种意义上也

强化了文字的叙事表意功能。”［１８］因此，教师需

要取长补短，在发挥图像叙事优势的同时，汲取

文本叙事的长处，在图文结合中提升教材的叙事

效果。

首先，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借助文本内容，交

代清楚故事发生的背景，以教材插图为拓展，二

者相互配合，帮助学生梳理文章大意和关键情

节。其次，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多重感官，打

通知识背后的逻辑，潜入图像的深层意义，延展

学生的思考路径，使学生深刻体验插图的叙事内

容和叙事意图。教师在讲授文本内容时，要帮助

学生串联起叙事逻辑，为学生理解插图内容提供

完整的叙事脉络。教师在呈现插图时，要巧设问

题，引导学生结合文本内容与图像进行思考，加

深学生对文本内容的理解。最后，教师注意以文

字赋能图像，避免图像叙事的价值虚无。“‘图

像’本身是中立的，并无价值可言，当它跟人发

生关联，即与它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发生关联的时

候，就产生了价值判断的可能性。”［１９］课堂上，

如果只展示图像而不配以文字内容，学生会对图

像产生多种解读，偏离教学目的和主旨，解构插

图的教育意义。为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依

据教学内容与情感表达的需要对图文的占比进行

权衡。教师可以在教学时以文本内容为背景，讲

述故事的完整情节；以教材插图的形象化演绎为

补充，助力学生对文本的情感理解，从而真正实

现 “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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